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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並參觀了當地高仿書畫
展。展中《清明上河圖》高仿
本，其神貌細節與我早年於
香港藝術館所見真跡幾無二
致；《富春山居圖》《千里江
山圖》等名作仿品，亦皆達以
假亂真之境。科技令複製技術
日臻完美，卻也使藝術市場真
偽愈難分辨。
若有人自稱藏有《清明上河

圖》，尚易識破；然若是齊白
石畫蝦這類常見小品，遇高水
準仿作，即便資深愛好者也難
輕易定論。今日之高仿，早已
非簡單臨摹，而是集高精數碼
採集、色彩科學、特種材質與
人工修飾於一體的完整產業。
它既可作文化傳承之利器，亦
可淪為市場造假之溫床。
典型案例：2019 年，某知

名拍賣行出現一幅署名李可
染的《牧牛圖》，來源清
晰、流傳有序，最終以180萬
元成交。後經博物館技術鑑
定，該畫採用納米噴繪加手
工補筆製成，連紙張老化痕
跡亦為人工做舊。買家追查
發現，同一批仿製的十幾幅
作品已流入各地私下交易，
總案值逾千萬元。此案暴露

了高仿技術對傳統鑑定體系
的巨大衝擊。
客觀而言，技術本身並無

善惡。正規文博機構多用高
仿品替代真跡進行展覽與教
學，是為「下真跡一等」的文
化功德；唯利之徒卻利用同一
技術批量造假，欺瞞藏家、擾
亂市場。
頂級高仿工序極為精密：

先以億級像素設備掃描原
作，捕捉筆觸、墨色與紋理；
再經專業校色，還原古畫礦墨
層次；配合特製宣紙、絹布與
納米顏料墨水，以高分子塗層
還原畫面質感。最後，造假者
手動「畫蛇添足」——人工補
筆、暈染、做舊造痕，以徹底
抹去機械印刷痕跡。
這種技術催生出兩極市場。

以雅昌、二玄社為代表的機
構，與博物館合作推出限量高
仿真作品，服務學術與美育；
高品質複製品亦走入尋常人
家，價格親民。而另一面，灰
色造假產業規模龐大。不法商
家批量仿製名家作品，通過網
絡假拍、私下交易、拍賣洗白
牟利。據估計，全球偽畫年交
易額高達數十億美元，嚴重侵
蝕市場信譽。
科技令古藝新生，亦令造假

翻新。唯有洞悉高仿之利弊，
時時磨練眼力、謹守求真之
道，方能在紛繁市場中辨真
偽、護正氣。

真偽難辨的時代困局
「情詩」這說法，似乎來自於西方，正如「浪漫」一

詞，這一點毋庸多言。但男歡女愛，本屬自然，無分東
西方。古人情詩也是情意綿綿，膾炙人口的好作品，比
比皆是。不過，古人的情詩，很多時候未必真的言情，
更多只是借情喻境，借仰慕之心來譬喻懷才未遇。屈原
的《離騷》、李白的《長相思》等，不勝枚舉。

但今天要講的，卻是另有一種「情詩」，準確講叫「艷詩」，卻
未必為人熟知。這裏不是說那些無行文人所寫的淫辭艷句，而是說
佛門高僧創作的「情詩」。你沒看錯，是佛門高僧大德所創作的。
例如現在很多人都知道藏僧倉央嘉措所寫的情詩。在電影《非誠勿
擾2》的結尾，有一插曲叫「見與不見」，據說打動很多觀眾，其實
就是根據這位僧人的詩作所改編。原文當然是藏文，所以關鍵是把
藏文翻譯成漢文的于道泉教授，真的是筆下生花，譯得情意綿綿。
也不是只有藏地高僧才有這般才情，漢傳佛教的「情僧」也有不少！

（不過我比較討厭「情僧」這個名字，無關《紅樓夢》，純粹因為容
易被濫用和誤解），故此情詩也多。據研究，大致以唐末宋初為分界，
在此之前的高僧所作的「情詩」，大多數真的言情，例如北朝惠休和
尚，就是這方面的行家，但被時人猛烈抨擊，畢竟情愛是佛門大戒。
但在北宋之後，禪宗已經風行天下，禪門公案多機鋒，諸如《五

燈會元》之類禪宗典籍，不乏記載各種以「情愛」喻「覺悟」的禪
詩。男女兩情相悅，意會甚於言說的默契心境，與禪宗所主張的以
心悟道、不落言筌的境界，是非常類近的。因此，高僧禪師常常用
描繪前者的詩，來啟發弟子們覺悟後者，例如北宋末年的圓悟克勤
禪師，就是一位善於從「艷詩」中悟出禪機，以「艷詩」來譬喻佛
理的高僧。禪宗典籍《碧巖錄》《五燈會元》多有記載。以下這一
首，可謂登峰造極的典型之作：

金鴨香銷錦繡帷，笙歌叢裏醉扶歸。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

禪宗雖然號稱「不立文字」，但不是真的不能解說。這首佛門
「艷詩」的語意，我就不作逐字解說了，悟者自悟。這裏分享兩個
提示：一是「金鴨」香銷，是古代一種放置燃燒香料的器皿，形狀
像鴨子，有點兒類似今天的沖涼鴨鴨。二是佛門修行，講求親身證
悟，也就是親身體會、驗證才能覺悟，不是言語文字能夠表達得了
的。那在日常生活當中有什麼是只能意會、卻很難表達清楚的呢？
當然就是情愛。以情濃比喻覺悟，更昇華為文學詩歌，這就是傳統
文化的獨特魅力。

一種獨特的情詩

每逢長假期，大
批港人北上遊玩，
新聞必然會報道各
口岸的過關人潮，
這已成為香港人習
以為常的一幕。大

家心底裏都明白，過關順暢與
否，很大程度取決於當天是否內
地的公眾假期。若碰上內地假
期，兩邊人潮對撞，口岸自然
「塞爆」。因此，像復活節、聖
誕節，以至剛過去的佛誕，這些
內地並非假期的日子，對北上玩
樂的人確實格外吸引。
這次新聞聚焦在佛誕補假的周

一晚上，各大口岸人頭湧湧的畫
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局低估
了北上人潮的數量，被批評未有
做好預先的應急疏導措施。然而
網上亦有不少人反駁，認為這純
屬「食得鹹魚抵得渴」的時間成
本，既然選擇上去玩，就該預了
要付出排隊的代價。
我自己正是佛誕與家人北上玩

樂的其中一分子。坦白說，旅程
期間確實避開了尖峰，出發時過
關非常順利，其後無論到食肆用
膳，還是去心儀的景點遊玩，一

路都暢通無阻，人也不多，過程
相當愜意。
到我打算回港，大約下午4時

來到蓮塘口岸，情況開始逆轉。
人潮已在蓮塘商場外聚集，現場
架起了四五排鐵馬，大家都要慢
慢排隊，方能進入口岸範圍。幸
好，雖然人多，但人龍其實一直
緩緩移動。最終，花了大約半小
時左右，我們便順利回到香港這
一邊。
我想說的是，其實大家不妨冷

靜一點看待這件事。網上那句
「食得鹹魚抵得渴」並非無的放
矢。今時今日，若你想玩到最後
一刻在關口關閉前才施施然過
關，還期望能像平日般完全不用
排隊、直行直過，這種要求確實
不切實際。
與此同時，回望這股人潮，能

讓你在當日就返回香港，其實已
算是「天大福氣」。大家不妨公
平一點，用同一把尺，想像一下
去日韓，甚至歐美旅行時，當地
海關在高峰期的效率是如何？易
位思考，「食得鹹魚抵得渴」同
時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表
述，如是我觀。

有一天接到一個
電話，對方不等我開
口已急着說：「這不
是詐騙電話，我是
你的舊同事，叫阿
倫。」那麼多舊同

事、那麼多人叫阿倫，誰知道他
是誰？他一再叫我聽清楚他的聲
音，我不理他說什麼準備掛電
話，他又急急地說：「記得我帶
你們去北海道嗎？」這一句有作
用，沒有太多人知道我們全家人
唯一一次去北海道的，此時我才
略為放鬆。電話中傳來大笑聲，
大家相認了。這個並非詐騙電
話，勾起了26年前的回憶，想想
與這位兄弟的緣分的確不淺。
2000年，我忽然想起全家沒有

一起出過門去過旅行，下定決心
同老公女兒去一次北海道，就在
除夕那天出發，去那邊玩幾天，
這位阿倫兄弟當時便是我們團的
領隊，他生得很高大，站在集合
地點等我們時，我留意到他身
邊幾個名牌行李喼，背着同牌
子的男裝手袋，嘩！我心想領
隊也真富貴，就是這樣便跟着
他在北海道小樽逛了幾天。在
冰天雪地迎接了2000年的到
來，也是一次難忘的旅行。
好多年之後，大概6年吧，

我工作的公司易主，換了新老

闆，新的領導班子上場，其中一
位是老闆的左右手，怎麼那麼面
熟？尤其那高大的身形，他也發
現了我，開始寒暄一番，未入工
作正題，他和我還是記起對方，
都挺高興地敘舊，不過那段日子
他是我的領導了。
跟這位領隊兼領導在公司一起
努力了幾年，正當以為露出曙光
了，看到光明了，誰不知新老闆
出事了，然後把公司賣掉，前路
茫茫不知何處去。領導班子解
散，阿倫也跟着慢慢引退，我們
這一次的重逢又變成往事了。之
後大家也沒有再聯絡，這樣又過
了好久，香港以至世界都變得不
一樣，我亦離開了舊公司，工作
也走到另一條軌道上。
怎也想不到忽然之間又再見，
這位兄弟又積極地走去另一條軌
道，意外地他的新軌道又把我拉
過去，希望又再有一次合作、再
有一次新的體驗。

內地電影《給阿嬤的
情書》上映至今票房已
經超過15億元人民幣，
並將在6月18日在港上
映。電影導演藍鴻春可
以說「一半是潮汕鄉

愁、一半是深圳理想」。他接受採訪
時說︰「我在潮汕汲取到了關於傳統
的感知，也在深圳認識了很多認知一
致、專業能力很強的人，讓《給阿嬤的
情書》開出花朵來。」鄉愁和理想，可
以說是所有人成長成熟與探索人生都要
面對的主題，同時也是城市發展凝聚精
神、鑄煉文化的核心。
深圳和香港兩座城市都是融入鄉愁

和理想的未來之城。近期，我懷着滿
心感動聆聽了由深圳交響樂團與香港
管弦樂團聯合委約的交響詩《潮起山海
間》。這部極具感染力的音樂作品以
山海為意象、以樂聲為紐帶，生動訴
說了深港兩地地緣相近、人文同源的深
厚情誼，也讓我真切感受到雙城文化
中既傳承中華鄉愁、深植家國情懷，又
積極務實創新、實現理想的蓬勃力量。
身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

教授、香港弦樂團創辦人和項目藝術
總監，我常年穿梭深港兩地見證雙城
互補共生、彼此成就，香港的國際化視
野，攜手深圳的創新和朝氣，既讓各
種鄉愁的獨特文化可包容相處，又能融
合創新出無限的可能，驚艷全世界。
藍鴻春電影的靈感恰恰來自他曾經在
香港鳳凰衛視拍攝紀錄片《四海潮味》
時了解到的華僑故事。他從裏面看到
了「中國人的愛與犧牲」，我覺得這恰
恰是連接鄉愁和理想的核心，中國人

的鄉愁中既有親情、友情、鄉情，更有
中華傳統文化的忍耐和成全，而追逐理
想之路也從來都是充滿荊棘和遺憾，
最終成功的一定也是心有大愛。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始終希望大

灣區的這種精神聯通與合作能夠不斷
提升，我在全國政協所提出的大灣區
藝術節相關提案，今年即將邁入第六
屆。我一直主張藝術節應在灣區不同
城市輪流舉辦，讓各地文化特色交替
綻放、互通交融。在我看來，粵港澳
大灣區的文化，根植千年中華文脈，
兼具創新活力和國際視野，完全可以
打造出獨樹一幟、區別於全球其他灣
區的文化風格。
我長期推動深港在藝術、教育、青

年領域的深度協作，推動灣區把教
育、演出和研究結合起來，踐行文化強
國。去年，我邀請深圳交響樂團林大
葉團長赴港，在國慶音樂會上指揮香
港弦樂團，也邀請深港樂童共同參
與。今年合作再度升級，10月19日，
借APEC部長會議在港舉辦契機，深圳
交響樂團將登台香港文化中心，與香
港弦樂團聯手演繹《潮起山海間》。
深圳近年來已經打造出萬億規模的

文化產業「熱帶雨林」，去年營業收入
超1.5萬億元。深港同源，山海同心，
深圳的發展也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空
間，我始終堅持香港弦樂團扎根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與魂，向世界講述
聽得懂、有溫度的中國故事。深港攜
手是文化底氣、城市精神與時代使命的
雙向奔赴，兩地持續深度共創、共育精
品、共塑品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
事，奔赴更好的未來。

鄉愁與理想

對於一個記者而言，每天出門
所背的採訪包準備得充足與否，
甚至可以左右當日採訪任務的成
敗。因為這個包早已遠超容器功
能，成為最靠譜的幫手，也是最
值得信賴的移動百寶箱。

以前的媒體形態一目了然，廣播、電視、報
紙，記者的分工也清晰明了。文字記者負責稿
件撰寫，攝影、攝像負責畫面和圖片，各自的
採訪包各有特點。文字記者不離身的通常是雙
肩包。包裏除了必備的採訪本、錄音筆，各類
證明身份的證件、名片，還有一把傘一瓶水。
再有就是一小包應急充飢的餅乾或朱古力，女
記者還會有一些臨時補妝的化妝品。攝影記者
會辛苦一些，相機、長短鏡頭、備用電池、充
電器是必備品，有的還會帶摺疊梯，分量都不
輕。攝像記者的器材最多，好在電視台此前很
風光，一般都有專門的採訪車接來載回。三者
相較之下，文字記者的採訪包顯得頗為輕便。
所以每每提及攝影、攝像的同事時，總會加上
大哥二字，以示體力上的致敬，也有辛苦程度
上的慰勞。

技術快速迭代之後，媒體形態的邊界便漸漸
模糊掉了。白貓黑貓，出了爆款才是好貓。所
有記者從全天候待命，被強制進化成了24小時
待命的全媒體記者。採訪、寫稿之外，要會拍
攝、能出鏡、會剪輯、能製作，妥妥的六邊形
戰士。與之相應的變化，是肩上的採訪包，也
需要能裝下越來越多的工作任務。昔日輕便的
文字記者採訪包，開始逐年塞入了單反相機、
微單、無人機、穩定器、補光燈、多個備用電
池、便攜式剪輯電腦……一個記者就是一支採
訪隊伍，是白描，不是誇張的修辭。
肩上越背越重的採訪包，尚且能從技術層面

補足對新聞現場的全方位展示。對現場畫面捕
捉的敏銳度，是否能獲得流量青睞，才是當下
任職記者最焦慮的每日現實。同一個新聞現
場，出爆款的作品，總在意料之外。譬如，特
朗普訪華，落在他身後台階上的一隻喜鵲，瞬
間便搶了風頭。譬如，年初各路記者圍繞馬年
大做文章，一款浙江義烏的布偶哭哭馬，因為
工人縫製失誤引爆情緒共鳴，衝上了各社交媒
體的熱搜榜。人人都是傳播者的自媒體時代，
新媒體平台憑藉算法和海量信息的聚合能力，

佔據了大部分的傳播渠道。為了爭奪注意力，
專業的媒體機構，不得不讓記者們追着流量
跑，同質化的報道進而加劇了競爭的內卷化。
每天都疲於奔命、每天都收穫慘淡，正在成為
掙扎不出的泥潭。
採訪包裏的裝備很重，被流量驅動的疲憊、

被算法無視的無力、被AI替代的危機，以及
愈發變得不可捉摸的熱點，堆疊而成的心理包
袱更為沉重。以前說新聞是易碎品，只有一天
的生命力。現在的新聞連一天也活不過去。上
午還在刷榜，下午已無人問津。信息供應的超
級通貨膨脹，也讓職業記者耗費心力的工作成
果，轉瞬即大幅貶值。停留在某個點擊率上的
報道，像是窗玻璃上的積灰，連去擦洗的熱情
都耗盡了。職業的成就感和廣告商的預算一
樣，大幅削減。
最近，打開一個同行的採訪包看了看，又拉

上了拉鏈。包很重，一隻手拎不起來，東西很
多，都是採訪現場搏殺的利器。也還裝着對真
相的渴望，和對公共利益的守望。或許，當整
個行業逐漸走出盲目內卷、回歸內容價值本身
時，採訪包才能重新找回它應有的分量。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又再遇上

父親的花園

假期過關記

打開一個記者的採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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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回娘家，是個尋常的日子。推開虛
掩的鐵門，院子裏靜悄悄的，只有幾隻麻雀
在屋簷下嘰喳。我喊了聲「爸」，沒人應。
繞過影壁，眼前的景象卻讓我愣住了。
父親正站在院子裏，仰着頭，專注地看

着什麼。逆光下，父親消瘦的身影拉得老
長，手收在背上，背微微有些駝了。順着
他目光看去，是院裏那棵蘋果樹——滿樹
的粉紅花一簇簇、一團團正開得熱鬧，把
枝頭都壓彎了。父親看得那麼認真，連我
走近都沒察覺。陽光透過花枝，投在他臉
上，我看見父親額頭的皺紋，比上次見面
時又深了些。
「爸」，我又叫了一聲。他這才回過神

來，眼睛亮亮的，指着蘋果樹說：「你看，
今年花開得多好。」那語氣裏的欣喜，像個
得了糖果的孩子。我這才注意到，院子早
已不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從前這裏除了那
棵蘋果樹，就是水泥地，光禿禿的。如今，
房前屋後都變了樣。東牆根下，一排月季正
含苞待放，葉子綠得發亮。西邊角落裏，
菊花剛冒出嫩芽，齊刷刷的，一看就是精
心侍弄過的。最讓我驚訝的是窗台下那一
溜花，有的已經開了，淡雅的香氣若有若無
地飄過來。「這都是你種的？」我明知故
問。父親點點頭，像個展示心愛玩具的孩
子，領着我參觀起來。葡萄架已經搭好
了，雖然葡萄藤才剛剛爬上去，但架子結
實整齊，每根木條用鐵絲紮得牢牢的。梨
樹種在院門口，說是等長大了，夏天可以
在樹下乘涼。杏子種在廚房後面，說杏子
最省心，不用怎麼打理，到秋天就結出豐

碩的果實。還有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花花
草草，父親一一介紹，如數家珍。
看着父親忙碌的身影，我忽然有些恍

惚。父親是個閒不住的人，在工廠當了半
輩子會計，幾乎沒有幹過粗活，但對我們
姐妹卻是出奇地好。記得小時候，他給我
和弟弟做滑輪車，惹得相鄰孩子們艷羨的
目光，我和弟弟成了村裏的孩子王；有天
姐姐從城裏大姨家回來，嚷嚷着要打乒乓
球，在我們那個閉塞的地方都沒見過誰還
有乒乓球玩，神奇的父親竟然真的用水泥
給姐姐砌了個乒乓球枱。從此，我家的熱
鬧就多起來。做生意後，父親的手總是粗
糙的，指關節粗大，掌心布滿老繭。冬天
時，裂開的口子用膠布纏着，第二天照樣
幹活。看他這麼辛苦，家裏條件也不差，
都勸他把店轉了退休。好不容易退休後，
我們都以為他終於可以歇歇了，可他總
說：「閒着渾身不自在。」
起初，母親抱怨他把家裏陽台都佔滿

了，到處是花盆。後來院子也成了他的領
地，今天刨個坑，明天搭個架。母親說他
是「折騰」，他也不惱，嘿嘿一笑，繼續
幹他的。現在想來，這哪是折騰，分明是
父親找到了新的寄託。父親蹲下來，用手
輕輕撥開月季根部的土，查看是否缺水。
他的動作很輕很慢，像在照顧嬰兒。那雙
曾經握了半輩子扳手、錘子的手，如今侍
弄起花草來，竟然也可以這樣溫柔。我忽
然想起，父親年輕時就是個手巧的人。
「種這些東西，比在工廠操心多了。」

父親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花花草草嬌

貴，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陽光要足，
又不能曝曬。病蟲要防，藥還不能噴太
多。」他說着，眼裏卻滿是笑意。那一
刻，我明白了，父親不是在種花，他是在種
一種生活、一種屬於他自己的、有滋有味的
生活。午後，陽光正好。父親搬出兩把椅
子，放在蘋果樹下，我們父女倆就這麼坐
着，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微風吹過，偶
爾有幾片花瓣飄落，落在父親的肩上、白
髮上。他渾然不覺，只是望着滿院的花
草，臉上是從未有過的安詳。
「其實啊！」父親忽然說︰「人跟花草一

樣，不能閒着。你看這花，要是一直不修
剪，就瘋長，開不出好花。人也是，不動
彈，就廢了。」他的話樸實，卻讓我心裏一
震。是啊，父親這輩子，活到老幹到老，
勤勞已經刻進了他的骨子裏。與其說他在侍
弄花草，不如說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繼續綻
放生命的光彩。臨走時，父親給我剪了幾枝
月季，又挖了兩株花的苗，讓我帶回去種。
我接過來，忽然覺得這哪是花草，分明是父
親的一片心意，是他退休生活裏開出的花。
車開動了，從後視鏡裏，我看見父親還

站在門口，身影在夕陽下拉得很長。院子
裏的蘋果花開得正盛，像一團粉白的雲，
浮在他身後。那一刻，我忽然懂了——父
親的花園，其實就是他晚年生活的全部寄
託。他把一生的勤勞、耐心和愛，都種進
了這片土地裏，然後靜靜地等，等花開、
等果熟、等歲月慢慢走過。
這滿園的花木，哪一棵不是父親的影子？

它們不說話，卻把父親的心事都說盡了。

●不見多年，阿倫（前右一）又開
始跟我聯絡上，難得！ 作者供圖


